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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迪厄斯”号上的 24天

4月 1日，极地探险邮轮“洪迪
厄斯”号从阿根廷最南端的乌斯怀
亚启航，驶向南极。船上共 147人，
其中乘客 88名、船员 59名，来自 23
个国家。

这艘邮轮由荷兰泛海探险公
司运营，是世界上首批获得极地六
级冰级认证的民用船只。为了应
对极端寒冷的航行环境，全船采用
加强型密闭设计，不设自然通风。
舱内空气完全依赖中央空调系统
供给。系统将回风与新鲜空气混
合后，经风管送入各个独立舱室，
以保证全船温度均匀。

旅程起初几天，一切都很平
静。船上的乘客大多是年过六十
的业余观鸟爱好者。

4 月 6日，登船第五天，利奥开
始发烧，伴有剧烈头痛、胃痛和腹泻。

这艘邮轮配有一名医生和一
间小型医务室，但药品以晕船药、
感冒药为主，没有呼吸机，也不具
备病原检测能力。

随船医生初步判断，利奥是旅
途疲劳或胃肠道感染，开了常规药
物后，让他在舱内休息。但利奥的
病情没有好转，反而迅速加重，出
现胸闷和呼吸困难。

五天后，利奥停止了呼吸。
4月 12日上午 9点，船长扬·多

布罗戈夫斯基向全船宣布了利奥的
死讯。一名土耳其旅游博主鲁希·
杰内特用手机录下了这段讲话。

船长说道：“悲伤地通知大家，
昨晚我们的一名乘客突然去世
了。虽然很悲痛，但我们相信他的
去世是自然原因。医生告诉我，他
所面临的健康问题不具备传染性，
所以船是安全的。”

杰内特回忆，广播之后人们放
松了下来。船上的生活几乎没有
变化，三餐照旧，约 150人挤在同一
间餐厅里，肩并肩吃饭。

利奥的遗体被安放在船上一
间小型冷藏停尸间里。这是极地
探险邮轮预设的临时空间，位于
下层甲板的角落，远离乘客活动
区域。

之后，有人注意到米丽娅姆
变得非常虚弱。但大家都认为，
她状态不佳只是因为刚刚经历了
丧夫之痛。不少乘客主动拥抱米
丽娅姆。杰内特后来回忆说：“所
有人都觉得她太可怜了，大家都
去安慰她。”

接下来十多天，“洪迪厄斯”号
继续向南航行，先后停靠在南美洲
南部海岸以东的福克兰群岛和南
乔治亚岛。杰内特拍下的画面里，
船上一切如常，乘客们围在自助餐
桌旁，有说有笑，没有人戴口罩。

然而此后，船上不断有人感觉
不舒服，随船医生开始忙碌起来。
由于那片海域本就颠簸，船上又以
六七十岁的老人居多，大多数情况
被诊断为晕船。陆续有几个人出
现轻微的消化道症状和低烧，但没
有人把这些和刚去世的利奥联系
在一起。

4月 13日至 15日，船停靠在英
国海外属地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
岛。这是全世界最偏远的有人居
住的岛屿，常住人口约 250人。一
百多名旅客下船，与岛民互动。

4月 24日，邮轮在西非海岸以
西约 1900 公里的圣赫勒拿岛停
靠。此时利奥已在冷藏停尸间里
躺了整整 13天，米丽娅姆决定带丈
夫回家。她在圣赫勒拿岛下船，打
算经南非转飞荷兰。

杰内特在飞往约翰内斯堡的
航班上再次见到了米丽娅姆。“我
看到她坐在轮椅上，这很不寻常，
因为她之前走路完全没有问题。”
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米丽娅姆。

与米丽娅姆一同在圣赫勒拿
岛离船的，还有约 30 名乘客，来
自至少 12 个国家。无论是船方
还是当地卫生部门，都没有对这
些人进行额外的健康问询或筛
查。他们就这样各自散开，融入
了下一段行程。

致命旅行

利奥和米丽娅姆来自荷兰小
镇豪勒韦克，一个只有三千居民的
小村庄。

利奥今年 70 岁，1983 年毕业

于格罗宁根大学生物学专业，是
荷兰备受尊敬的鸟类学家。米丽
娅姆今年 69 岁，同样是一位鸟类
研究者。两人因对鸟类共同的热
爱走到一起，从事鸟类学研究与
观测已超过四十年。

早在八十年代，两人就合作
在荷兰鸟类学权威期刊上发表论
文，探讨人类活动对粉脚雁迁徙的
干扰。十多年前在斯里兰卡，他们
成功观察到极为罕见的斯里兰卡
角鸮。

这次南美观鸟之旅始于去年
11月底。3月 13日，两人经陆路前
往乌拉圭，27日返回阿根廷，直奔
他们此行最后一个目标——乌斯
怀亚郊外的一座巨型露天垃圾填
埋场。这里是白喉巨隼的栖息地，
也是火地岛省最大的露天堆积
场。垃圾体量远超官方最初设定
的填埋上限，未经处理的废弃物堆
积成山，吸引大量啮齿动物在此筑
巢繁衍。

这趟观鸟之行，最终成了他们
人生的终点。

利奥去世后，米丽娅姆带着丈
夫的遗体踏上归途。她原本计划先
从圣赫勒拿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
再转乘荷兰皇家航空飞回阿姆斯特
丹。但在圣赫勒拿登上航班时，她
的身体已出现消化道不适症状。

抵达约翰内斯堡机场后，米丽
娅姆短暂登上了飞往阿姆斯特丹
的飞机，但机组人员发现她病情严
重，将她紧急送往当地医院。

4月26日，米丽娅姆在约翰内
斯堡的医院里停止了呼吸。此时
距利奥去世，已过去整整两周。
她的遗体随后被检测出汉坦病毒
阳性。

唯一能人传人的汉坦毒株

5 月 2 日，一名德国女乘客在
船上离世，死因系急性肺炎引发的
呼吸衰竭。她自 4 月 28 日起出现
发热和全身不适，随后病情迅速恶
化，发展为肺炎。

这是该船航程中发生的第二
例船上死亡。她的离世让这艘漂
泊邮轮所牵涉的危机真正被推到
了各国政府面前，船上的气氛开始
明显紧张。

病毒无声传播，随船医生也倒
下了。这名医生在接连照护重症
患者后感染，症状严重到只能把自
己关在舱房里。

接替他的，是来自俄勒冈州本

德市的退休肿瘤学家斯蒂芬·科恩
菲尔德。他每天穿戴N95口罩、护
目镜和围裙，在舱房里测血氧、监
测体温和生命体征，一天工作近十
八个小时。

“事情在24小时内就迅速升级
了。”他后来回忆，“一名患者死后，
医生和另一名工作人员病情也在
恶化。接着，第一个汉坦病毒检测
结果出来了。”

原定的航程终点佛得角共和
国拒绝船只靠港。佛得角派出医
疗队登船评估，接走了几名严重病
患，但明确表示该国不具备大规模
人员转运和隔离的条件。船上剩
下的人被困在离岸不远的海面上，
成了一座“海上孤岛”。

5 月 5 日，世卫组织与西班牙
卫生部达成协议，西班牙政府同意
接收“洪迪厄斯”号，允许其在加那
利群岛靠岸。

5 月 10 日清晨 5 点 30 分，“洪
迪厄斯”号缓缓驶入特内里费岛海
域，在离岸约 500米处抛锚。撤离
乘客穿着全套防护服，每人只能携
带少量物品，分批乘充气艇抵达陆
地。截至当天傍晚，来自 19 个国
家的 94人完成转移。此时距离利
奥在船上第一次发热，已过去整整
35天。

接着，世界卫生组织在社交媒
体上公布了检测结果：经南非国家
传染病研究所和瑞士日内瓦大学
医院确认，病毒属于汉坦病毒家族
中的“安第斯毒株”——目前已知
唯一被证实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的汉坦病毒。

它的潜伏期通常为 1 至 8 周，
早期症状与流感几乎无从区分，病
死率却可高达 40%。传播通常需
要严格的条件：需要长时间密切接
触，或直接暴露于患者的体液和呼
吸道分泌物。而在“洪迪厄斯”号
上，全密封的船体、循环送风的中
央空调、封闭的餐厅和讲座室，恰
恰把这些苛刻条件变成了日常。

多家国际权威机构与学术期
刊的分析引发了更多思考。气温
上升和降雨模式改变，可能导致携
带病毒的啮齿动物扩大繁衍，当人
类进入这些区域的频率日益增加，
病毒的接触概率被成倍放大。

对施尔佩罗尔德夫妇来说，这
趟源于鸟类研究和观测的旅程，成
为两人的最后一段行程。利奥和
米丽娅姆的讣告写道：“像飞翔的
鸟儿一样，我们会想念你们和那些
故事。” 徐力婧

“零号病人”的致命观鸟之旅

病毒邮轮惊魂病毒邮轮惊魂3535天天

““洪迪厄斯洪迪厄斯””号号。。

阿根廷火地岛首府乌斯怀亚
的郊外，有一座被当地人视为不
祥之地的巨型露天垃圾场。这里
老鼠横行，垃圾堆积如山，居民避
之唯恐不及。

但对全球观鸟者来说，这里却
是一处圣地，垃圾山上栖息着一种
极为罕见的猛禽——白喉巨隼。

白喉巨隼因在 1833 年被达
尔文采集标本又得名“达尔文巨
隼”，全球成熟个体不足 6700 只，
是世界上最难见到的猛禽之一。

3 月 27 日，为了观测白喉巨

隼，70 岁的荷兰鸟类学家利奥·
施尔佩罗尔德和 69 岁的妻子米
丽娅姆来到乌斯怀亚。去年 11
月底，两人飞抵阿根廷，计划用五
个月穿行南美，一路观测记录珍
稀鸟类。乌斯怀亚是他们陆地行
程的最后一站。

4月 1日，两人在乌斯怀亚登
上“洪迪厄斯”号邮轮。登船第
11天，利奥突发疾病去世。

船上其他约 150 人此时浑然
不觉，自己正漂流在一座病毒的
牢笼之中。


